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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場域中的漢魏六朝女性作者 

─以宮廷教育與文學侍從為中心 

沈凡玉＊
 

摘 要 

本文聚焦作為文學場域的宮廷，考察活躍於此的漢魏六朝女性作者、受眾，及

其作品與活動，分為「宮廷教育」和「文學侍從」兩方面論述。前者說明女性作者

如何以其著作進行宮教，產生具有性別特色的教育內涵與傳播形式。漢晉女性作者

將儒家經學教育轉化、應用於宮廷女教範疇，並以圖像呈現於生活空間中；南朝宮

教則轉向女性個人情性表現，而較少標舉婦德。後者說明宮廷女性近似男性文學侍

從的面向，寫作詠物賦頌歌頌皇權、主動獻賦宮廷、參與宮廷節慶活動等。然即使

為公開、應命寫作，這些作品仍流露女性身處宮廷中的性別觀點與經驗。宮廷場域

中的創作，常成為即席指向受眾的話語，有助於女性作者建立才名、傳播作品，其

人其作方能流傳至今。 

關鍵詞：宮廷文學、女性作者、婦女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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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le Authors in the Court Field during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A Study 

on Court Education and Literary 

Attendants 

Shen, Fan-Y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d on royal court as a literary field and discuss on two aspects: royal 

court education and literary attendance. Regarding royal court education, it described about 

how female authors used their works for teachings in the royal court to produce educational 

and communication forms with gender characteristics. During Han and Jin Dynasties 

Female authors transforme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applied them to women’s education 

at the court, presenting them in images of the living space; royal court education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shifted its emphasis on women’s morality to women’s personal 

emotional expression. Literary attendance illustrates the aspects of women at the court that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male literary attendance, such as writing poetry, chants, and 

prose in praise of the imperial power, presenting prose at court, and participating in festival 

activities at court. Regardless they wrote for fellow courtiers or in response to imperial 

orders, these works reveal the gender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 of women at court. 

Literary creation at court often became audience-oriented impromptu discourses, which 

helped establish the names of female authors and disseminate their works, enabling their 

works to be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Keywords: Court Literature, Female Authors, Women’s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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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場域中的漢魏六朝女性作者 

─以宮廷教育與文學侍從為中心 

沈凡玉 

一、前言 

漢魏六朝是尊重個人才性的時代，由於門第背景支持，不少世族女性得以接受

教育，具創作能力，且著有文集。儘管現今這些文集多已亡佚，然經由史傳著錄、

選集與類書徵引、前人輯佚，漢魏六朝才媛創作之風，及其作品樣貌，仍可見一斑。

現代普遍意識到「性別」非僅生理，更是社會、文化形塑的概念，女性作品的性別

特色亦頗受關注。筆者曾為文探討漢魏六朝才媛作品中的歷史認同與社交樣態1，亦

注意到許多女性作品的創作背景及傳播途徑，與作者置身宮廷有關，故本文擬進一

步論述此時期女性作者與宮廷場域的關係。 

漢魏六朝宮廷確實存在女性作者與文學受眾，不等同「文學集團成員」，卻身處

同樣的文學場域。學界習以「文學集團」說明漢魏六朝群聚創作現象：皇室貴族提

倡文學、聚集文人，影響作品主題內容與藝術形式，使其趨向社交性、競技性、遊

戲性等特徵。2文學集團具小眾傳播性質，特定受眾在場（包括預設其閱讀），往往影

響作者書寫策略。3然論及宮廷女性作者，「文學集團」就未能適切說明其創作活動；

                                                 
1 參沈凡玉：〈漢魏六朝才媛的文學作品與創作活動─以「群」為中心〉，《臺大中文學報》58（2017.9），

頁 51-104。 

2 參﹝日﹞森野繁夫：《六朝詩の研究》（東京：第一學習社，1977）；劉漢初：《蕭統兄弟的文學集團》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5）；呂光華：《南朝貴遊文學集團研究》（臺北：國

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0）；胡大雷：《中古文學集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3 參沈凡玉：《六朝同題詩歌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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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因宮廷場域特性，或有與男性文人相似之處，但受限於性別，女性作者未必能

以集團聚會形式進行文學活動，且預設受眾或為其他宮廷女性，話語內容與表達方

式也因而有所不同。以「文學集團」觀照漢魏六朝宮廷文壇，或將忽略、誤解同時

存在此場域的女性作者。 

今存有作品的漢魏六朝宮廷女性作者可分兩類：一是身處宮廷的后妃、女官、

女師，如班昭、左芬、韓蘭英等；二是參與宮廷文學活動的世族女性，如東晉才媛

陳𤨵、辛蕭、王劭之，及梁代劉令嫻姊妹、沈滿願等。尚有不少才名見於史傳，但

作品不存的宮廷女性，如「（梁武）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並有文才，而

安吉最得令稱」4、陳後主宮廷中與男性文人賦詩贈答的嬪妃、女學士等。5宮廷才媛

人數與創作盛況，應遠過今存作品所能呈現，值得更深入考察。 

就作品和史傳觀之，宮廷女性經由寫作而體現的身份，最常見的是以後宮女性

為對象的「宮廷教育者」，以及受詔寫作的「文學侍從」。6宣揚女教本為漢晉才媛之

作的重要主題，但相較於以親族晚輩為對象的「母教」，「宮教」因受眾身份及場域

特性，寫作策略與傳播方式仍有所不同。宮廷是空間、政治中心，也是引領當代的

文化中心，宮廷教育承擔形塑「文化女性」的責任，而成為宮廷女性之間傳承、對

話的主題。漢魏六朝歷時數百年，宮教之作不僅反映歷代女教內涵，也可見宮廷女

性的理想形象與時俱變。而女性以文學才能侍從於皇室成員，身份、職責似近於男

性集團文人，卻也正成為對照點，更突顯女性「文學侍從」在宮廷中的活動與創作，

具有的性別特色。 

如同文學集團中男性之作經常指向受眾，女性作者活躍於宮廷，亦與宮廷中存

                                                 
4 唐‧李延壽：〈梁宗室傳‧臨川靖惠王宏〉，《南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51，頁 1278。 

5 隋‧姚察：〈皇后傳‧張貴妃〉，《陳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7，頁 132。 

6 「文學侍從」為唐代正式官職，文人任職內廷，從屬於皇帝。參閻曉雪：《唐代文學侍從官研究》（石

家莊：河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4）。逕稱唐前宮廷文人為「文學侍從」，固不甚切當；

但戰國以來，宮廷文人以君主為中心，集團化的進行文學活動，如獻賦作詩、抄纂書籍、應詔代筆

等，性質與文學侍從相似，故學界亦多有稱唐前宮廷、集團文人為「文學侍從（之臣）」者。如前所

述，宮廷才媛侍從於帝后，進行文學活動，然由於活動形式與性別差異，無法以「集團文人」或「文

士」稱之，故本文借用「文學侍從」一詞界定其角色性質，非謂唐前宮廷女性擔任「文學侍從」官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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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女性受眾有關。先秦兩漢宮廷即有職掌王后之事的女官：「周官有女祝、女史，

漢制有內起居注。婦人之於文學，於古蓋有所用之矣。」7漢魏六朝史傳亦載有不少

天性聰慧、才學特出的后妃。8南朝後宮編制愈形龐大，《宋書‧后妃傳》：「太宗留心

後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列其名品于後。」9所列官名品級中，「司儀」、「司

政」、「女史」、「祭酒」等文教之職，顯應由知識女性擔任。即使未留下作品，仍可

想見，眾多后妃與女官是具有創作能力的潛在作者，至少是足以接收作品的文學受

眾。〈玉臺新詠序〉言此書為宮廷麗人消閒之用，作為預設受眾的「她」，也是文學

作者：「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此序常被視為徐

陵鋪排女性典故的逞才之作，然就現存作品觀之，漢魏六朝宮廷中，女性作者「九

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10，實非虛構。宮廷女性受眾的

存在，亦成為某些宮廷女性之作的潛在語境，提供我們不同的解讀可能。而且，女

性作者的才名，有時亦是透過宮廷女性受眾的傳播而建立。相較於明清才媛藉著印

刷出版，廣為流通文集11，手抄本時代作品傳播不易，無法藉由仕宦見知於世的漢魏

六朝才媛，置身宮廷往往成為她們展現才能，以致作品被傳抄、留存至今的重要因

素。在此傳播過程中，宮廷女性受眾所發揮的力量，亦值得注意。 

目前關於漢魏六朝才媛的研究，多為個別女性作者、作品的考察12，或由史學途

                                                 
7 清‧章學誠：〈婦學〉，《文史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70。 

8 參曾美雲：《六朝女教問題研究─以才性、南北、妒教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

士論文，2001），頁 26-35。另可參唐‧房玄齡：〈后妃上‧文明王皇后〉、〈武元楊皇后〉，《晉書》（北

京：中華書局，2003），卷 31，頁 950、952；隋‧姚察：〈皇后傳‧高祖郗皇后〉，《梁書》（北京：中

華書局，2003），卷 7，頁 157；《陳書》，卷 7，〈皇后傳‧高祖章皇后〉，頁 126；〈後主沈皇后〉，頁

130。 

9 梁‧沈約：〈后妃傳〉，《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41，頁 1270。 

10 梁‧徐陵：〈玉臺新詠序〉，清‧吳兆宜注：《玉臺新詠箋注》（臺北：明文書局，1988），頁 11-13。 

11 參孫康宜：〈婦女詩歌的經典化〉，《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頁 65-

71；孫康宜著，馬耀民譯：〈明清女詩人選集及其採輯策略〉，《中外文學》23：2（1994.7），頁 27-

61。 

12 參徐傳武：〈左棻在古代婦女文學史上的地位〉，《中國書目季刊》30：3（1996.12），頁 67-72；黃嫣

梨：《漢代婦女文學五家研究》（香港：API press，1990）；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武

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等。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六 期 

 

48 

徑出發，論述當時婦女的教育背景、社會生活等13；因主題所及，時或觸及女性與宮

廷的關係，但多非聚焦於此。中古時期女性作者研究，仍以唐代才媛為主14；尤以武

后、中宗時期的上官婉兒，兼具后妃與文學侍從身份，活躍於宮廷文壇與政壇15，最

受到史家與研究者的注意，然宮廷場域中性別、文學、政治交互影響的現象，實非

始於唐代，亦非僅上官一例。儘管漢魏六朝研究成果斐然，「文學集團」、「公讌詩」、

「詠物詩／賦」、「宮體詩」等論題多少與宮廷相關16，但此時期女性作者與宮廷的關

係，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近年「宮體」研究漸趨熱門，宮廷女性如何被男性書寫

成為受關注的議題；相反的，宮廷女性如何書寫自己身處宮廷的經驗感受？如何與

場域中的他者對話？本文以前人研究成果為助力，擬再進一步探究。 

此論題實亦受到日本學界對宮廷才媛、女流文學的研究啟發；在日本古典文學

史上，女性作者深受重視，而其文學活動多與宮廷場域相關，如額田王、紫式部、

清少納言等，均活躍於當時宮廷。日本學界關於宮廷才媛的研究甚多，如《華麗な

る宮廷才女》17，分章介紹宮廷才女及其作品，構成以宮廷場域為主軸的女性文學史；

秋山虔《王朝女流文学の世界》18，亦以平安朝宮廷女性作品為論題。此研究傳統促

使筆者思考漢魏六朝女性作者、作品與宮廷的關係：「她」在宮廷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13 參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曾美雲：《六朝女教問題研究─以才

性、南北、妒教為中心》；李貞德編：《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臺北：三民書局，2008）、“The Life of Women 

in the Six Dynasties’’，《婦女與兩性學刊》4（1993.3），頁 47-80；鄧小南、王政、游鑑明主編：《中

國婦女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鄭雅如：《情感與制度：魏晉時代的母子關係》（臺

北：臺大出版委員會，2001）等。 

14 參宮月：《唐五代宮廷女性文學研究》（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0）；閔孝騫：〈試

論唐代女詩人的詩歌創作〉，《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993.3），頁 59-64；李詠

梅：〈《全唐詩》中女詩人詩歌視野分析〉，《中華文化論壇》2（2010.6），頁 64-68。 

15 後晉‧劉昫：〈后妃上‧中宗上官昭容〉，《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 51，頁 2175。 

16 林文月以「宮廷詩」作為廣義的「宮體詩」，已注意詩歌受宮廷影響而呈現的特性，見〈南朝宮體詩

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15（1966.8），頁 407-458。但「宮廷詩」、「宮廷文學」研究仍多以初唐

為主，如﹝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初唐詩》（北京：三聯書店，2004）；

聶永華：《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等。這些著作亦未關注宮

廷中的女性作者。 

17 ﹝日﹞青木生子等著：《華麗なる宮廷才女》（東京：集英社，1978）。 

18 ﹝日﹞秋山虔：《王朝女流文学の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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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應放在怎樣的語境詮釋才合理？現今看來零星殘缺的女性作品與史傳記載，或

非個別孤立的材料，而須將其聯繫到背後的宮廷場域，方能真正顯現整體意義。 

本文擬聚焦於作為文學場域的「宮廷」，以現存漢魏六朝才媛之作為主，史傳記

敘為輔，探討女性作者與宮廷的關係。就文本反映的宮廷女性作者身份，分為「宮

廷教育者」和「文學侍從」二主軸，考察其作品、文學活動受到宮廷場域影響之處。

一方面論述女性作者身處宮廷的經驗感受，異於男性文人的性別特色；另一方面探

討其作品生成、流傳與宮廷受眾的關係，欲討論以下問題：漢魏六朝女性作者如何

藉著寫作，在宮廷中實踐「宮廷教育者」和「文學侍從」的身份職責？宮廷場域特

性如何影響其作品樣貌？透過女性觀點，呈現怎樣的宮廷生活經驗與個人感受？相

較於男性文人，「她」的文學活動與書寫策略有何同異？宮廷受眾與傳播途徑，如何

影響女性之作的話語，及其才名的建立？在不同時代的宮廷中，理想的文化女性形

象，有何歷時性演變？期能藉著釐清這些問題，深入了解宮廷女性作者、作品、文

學活動的性別特色，及其在漢魏六朝文學史上的意義。 

二、宮廷女教話語及其傳播 

漢魏六朝宮廷女性多啟蒙於本家，進宮後仍可能繼續接受教育。曾美雲指出，

「宮閨教育」理想在《周禮》中已提出，然魏晉南北朝宮教資料甚少，且集中於北

朝，南朝宮學似非常制，取決於是否有女性學者進入宮廷。19不過南朝後宮編制包括

文教之職，理應有人教育她們，使其知識素養足以因應宮廷職務。即使史傳未載，

宮教仍可能普遍實行，教育者亦應為女性。以此潛在語境觀之，有些宮廷女性之作

或不僅是抒發個人理念，而是帶著宮教目的，指向宮廷女性受眾的話語，教導其成

為具有美德、才藝的高雅女性。漢晉宮廷才媛班昭、左芬，作為宮廷教育者的身份

明確，其作將儒家經典應用於女教範疇，以各種傳播形式教育宮廷女性；南朝宮教

                                                 
19 曾美雲：《六朝女教問題研究─以才性、南北、妒教為中心》，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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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雖少，但由宋齊才媛韓蘭英的教育內容與史傳形象，仍透露宮教內涵的轉變。

本節以三位宮廷才媛之作為例，分別論述「經學教育的女教應用」、「列女教育的空

間呈現」及「宮教內涵的歷時演變」。 

（一）經學教育的女教應用 

漢魏六朝世家大族依個別家風，不完全禁止女性在婦學之外，接受與男性相同

的經學教育，甚至加以鼓勵，以致婦女教育背景帶有「男女雙性」特色20，兼涵女、

士之經典教育，並認同兩性歷史典範。東漢時代，馬太后、鄧太后等宮廷女性熟習

並提倡儒家經典，且親自教授皇室子弟。21鄧太后家學淵源，「自入宮掖，從曹大家

受經書，兼天文、算數」，且致力推廣經學：召集諸儒博士於東觀讎校經典；令中官

近臣從東觀學者受讀經傳，再轉授宮人，形成宮廷中不分男女，「左右習誦，朝夕濟

濟」的向學風氣。22顯示當時宮教內涵近於文士教育，以及基於政治權力，宮廷女性

成為學術贊助者，扮演如同文學集團主人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鄧太后既是宮廷教育者，也是倚重其師班昭的宮教受眾。班昭

可能影響其提倡經學，並將經典教育應用於政事：「及鄧太后臨朝，（昭）與聞政事」，

「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班昭〈上鄧太后疏〉

答覆： 

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衹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

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

「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

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

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

                                                 
20 參孫康宜：〈走向「男女雙性」的理想─女性詩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

釋》，頁 72-84。 

21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10，〈皇后紀上‧明德馬皇后〉，頁 413；〈和

熹鄧皇后〉，頁 428。 

22 劉宋‧范曄：〈皇后紀上‧和熹鄧皇后〉，《後漢書》，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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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蟲蟻之赤心。23 

此疏以「讓」為主旨，從歷史上的「讓」論起，以夷齊與吳太伯讓國作為經典依據，

說明「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肯定鄧騭推讓為「深執忠孝」24，復從反面

勸說：「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或暗指若此時不退，鄧氏

掌權過久、權力過大，終將引起皇室不滿，難以自全。由此可見，班昭的經學教育

不僅是講解章句訓詁，更涵括「經」的致用意義，將經典所貴之德落實於政事，給

予太后機會教育。此疏訴諸兩人共同的經學背景，既是政治建議，也是經典教育；

反映在班昭認知中，良好的政治決策，應為儒家經學教育成果的具體展現。 

然而，此番看似與文士經典教育無別的話語，卻因教育者與受眾的性別而產生

矛盾：處於政治中心、作為決策者的宮廷女性，如何解決身為女性卻掌握權力，與

儒家經典中性別規範的捍格？班昭活躍於宮廷，與聞政事、為兄陳情、教導男性學

生馬融；鄧太后臨朝多年，范曄對其遲遲不肯還政安帝，亦加以批評。筆者以為，

從班昭的女教著作《女誡》，可看出其將經學教育應用於女教，並解決此矛盾的教育

觀。《女誡》論及許多女性規範，但並未如《禮記‧內則》強調內外之別，禁止女性

涉足外事。25《女誡》提出的婦德：「卑弱」、「敬慎」、「專心」，以及和睦家庭人際關

係等，實可謂與君臣關係、為政之道一脈相通─安處相對於「君」、「夫」之倫理

卑位，善盡輔佐尊位之責，並和諧群體關係。開篇訴諸世族女性，強調避免自身與

家族恥辱，亦一如士大夫的自尊心。班昭可謂將經學教育中士人立身處世之道，應

用於女教範疇，疊合身為宮廷女性，兼為公領域之「臣」及私領域之「妾」，兩種性

別經驗的共通之處；《女誡》多處引用五經，可見經學教育在女教上的體現；反之，

                                                 
23 劉宋‧范曄：〈列女傳‧曹世叔妻〉，《後漢書》，卷 84，頁 2784-2785。 

24 黃嫣梨認為班疏論及「謙讓」部分，是就鄧騭辭讓太后所賜錢布而發，後文方為「引身自退」而論。

氏著：《漢代婦女文學五家研究》，頁 84。但夷齊、太伯所讓者為國（名位），班昭肯定之讓，亦應

包括名位。 

25 《禮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

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

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5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卷 27，頁 52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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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鄧太后疏〉贊同卑弱、敬慎之謙讓美德，亦可見婦德教育在政事上的體現。26  

融通士、女經典教育背景，固因班昭才學、際遇特出，但或亦與其熟習劉向《列

女傳》，曾為此書作注，並傳說續作有關。《列女傳》書寫許多具有才智、堅守道德

的女性，面對男性親人，甚至國君，仍不懼以激烈言行建議或爭辯，「在公義與私愛

之間，毫不猶豫的選擇前者」。27如此剛烈的女性形象，已有別於先秦女教，甚或帶

有劉向「以男女喻君臣」的自我託喻，摻雜「臣道」色彩。或可謂《列女傳》默許

女性讀者，在符合儒家道德的界線內，女性亦可參與外事、貢獻己見，以盡輔佐之

責。28《女誡》的雙性色彩與女教觀點，或即淵源於此。 

然劉向作此書，旨在勸諫成帝、端正後宮；《列女傳》不僅是女教文本，也是諫

書與宮教文本。宮廷女性動見觀瞻，事關「禮制」、「王教」，故需以史上「列女」為

典範。29以班昭的宮廷教育者身份觀之，《女誡》的性質與教育受眾，亦可再考慮。

〈序〉雖言此作旨在教育諸女，以免其適人後「失容它門，取恥宗族」，然受眾顯然

不僅諸女： 

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30 

《女誡》受眾至少還包括學生馬融及其妻女、班昭小姑曹豐生等。馬融之女倫有辯

才，「有名於世」；倫妹芝，亦有才義，作有〈申情賦〉。31曹豐生「為書以難之」，既

被評為「辭有可觀」，此書當與《女誡》一併流傳，為范曄所見。辯難之書顯示《女

誡》應曾引起公開討論，受眾或不僅上述諸人。班昭去世後，「子婦丁氏為撰集之，

                                                 
26 東漢‧班昭：《女誡》，收入劉宋‧范曄：〈列女傳‧曹世叔妻〉，《後漢書》，頁 2786-2791。 

27 參﹝日﹞岡村繁著，陸曉光譯：〈劉向《列女傳》的女性觀〉，《漢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學》（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1-18。 

28 參朱曉海：〈論劉向《列女傳》的婚姻觀〉，《新史學》18：1（2007.3），頁 1-42；沈凡玉：〈漢魏六

朝才媛的文學作品與創作活動─以「群」為中心〉，頁 65-66。 

29 「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

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東漢‧班固：

〈楚元王傳附劉向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 36，頁 1957-1958。 

30 劉宋‧范曄：〈列女傳‧曹世叔妻〉，《後漢書》，頁 2792。 

31 劉宋‧范曄：〈列女傳‧袁隗妻〉，《後漢書》，頁 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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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作〈大家讚〉焉」32，可見媳婦亦有文才，且理應讀過《女誡》。這段記述隱含著

當時才媛之間的文學互動，以及《女誡》受眾包括世族女性。班昭畢生活躍於宮廷

場域，《女誡》既公開流傳，自亦可能作為宮教文本，教育宮廷女性；甚或如同劉向，

寫作動機本即帶有宮教目的。33 

就宮教目的而言，更能解釋《列女傳》、《女誡》何以不禁止女性參與外事，正

因二著預設受眾皆包括宮廷女性，她們身處政治中心，實際上難以全然隔絕外事。

因此，宮教不同於一般女教，而是著重於女性如何身處宮廷場域的準則。〈上鄧太后

疏〉揭示符合儒家經典的道德觀，正是運用權力、處理政事的準則；看似充滿性別

規訓的《女誡》，實則調和女性涉足公領域的矛盾，融合「臣」與「妾」的相通之處，

使女性亦可成為「君」的輔佐者，以儒家經典為依歸，發揮正面影響。不過，相較

劉向建構「列女」歷史，班昭更直接以女性長輩立場，強調自身過來人經驗，教育

後輩女性實踐婦德、和睦人際的具體方法，引經據典的將儒家之德，落實為女性日

常生活中的施行細則，教育內容與方式仍不同於《列女傳》，而更近於班昭身為女性，

出於性別觀點、經驗的詳細演示。 

（二）列女教育的空間呈現 

漢晉才媛普遍認同「列女」，宮廷中的女性歷史教育，不僅是書面教材，亦在空

間中以圖像呈現。《漢書‧藝文志》稱劉向《列女傳》為「列女傳頌圖」，七篇傳記

之外，尚有「頌」與「圖」。34值得注意的是，列女圖「畫之屏風四堵」的公開傳播

                                                 
32 劉宋‧范曄：〈列女傳‧曹世叔妻〉，《後漢書》，頁 2792。 

33 《世說新語‧賢媛》：「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劉孝標注引《晉諸公

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亦才明，即齊王妃。」李氏之作雖為教女，

然其女為齊王妃，《女訓》亦可能成為宮教文本，因流行宮廷場域而「行於世」。劉宋‧劉義慶著，

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2003），卷 19，頁 685。 

34 「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烈（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

畫之屏風四堵。」西漢‧劉向：《七略別錄》，收入唐‧徐堅：〈器物部‧屏風〉，《初學記》（北京：

中華書局，2004），卷 25，頁 599。黃清泉指出，劉向本傳所稱八篇，「當指傳記七篇，傳頌一篇，

因為『畫之屏風四堵』，當然就不包括圖在內了。」黃清泉注譯：〈導讀〉，《新譯列女傳》（臺北：三

民書局，1996），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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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具有「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的教育功能。漢魏六朝宮廷、貴

族宅第、墓室祠堂中繪製歷史人物壁畫，時見記載35，包括功臣、列女等繪像，常搭

配韻文贊語，向觀畫的受眾發言，顯具教化目的。36曹植作有一系列歷史人物贊，題

為「畫贊」，並有〈畫贊序〉及〈畫說〉，說明觀歷史人物之畫，可為史鑑。37在此背

景下，列女壁畫顯然帶有教育意圖，文字之贊則更清楚闡明教育內容。《列女傳》既

為勸諫成帝，「屏風四堵」應指宮廷空間、陳設，亦即列女圖的預設受眾不僅是成帝，

還包括生活於此的宮廷女性，而帶有宮教意義。列女圖公開展示於宮廷空間，尚有

例可證：東漢光武帝「數顧視」屏風上的列女圖，遭到宋弘「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之勸諫38；何晏〈景福殿賦〉更明言宮殿中圖畫列女，作為椒房規箴。39 

左芬一系列讚頌列女之「贊」40，體式、內容皆似劉向《列女傳》頌，或即淵源

於此。由列女圖的宮教功能觀之，左芬之贊或亦為《列女圖》畫贊，旨在彰明賢女

德行，以教育後宮女性。左芬〈離思賦〉：「生蓬戶之側隔兮，不閒習於文符；不見

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41「圖畫之妙像」與「先哲之典謨」並舉，可見

在其認知中，兩者具有同樣重要的教育功能。〈元皇后誄〉言楊后「仰觀列圖，俯覽

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42，「列圖」亦與「篇籍」對舉。既有「顧問」之「女

史」，可見宮廷中確有女性教育者存在，且教育內容兼涵「列圖」所示的女教，及其

所根源的經史「篇籍」。左芬作列女贊，未必僅是表達對列女的認同，更可能是繼承

                                                 
35 參劉淑芬：〈六朝建康的園宅〉，《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 121。 

36 參劉繼才：《中國題畫詩發展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頁 2-6、27；劉增貴：〈畫像與性

別─漢畫中的漢代婦女形象〉，收入李貞德編：《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頁 87-134。 

37 魏‧曹植：〈畫贊序〉，清‧丁晏纂，黃節詮評：《曹集銓評》，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第一

輯》第 2 冊（臺北：世界書局，1973），卷 8，頁 143-144；〈畫說〉，卷 9，頁 172。〈畫贊序〉由《太

平御覽》輯佚而來，〈畫說〉則為《藝文類聚》引《歷代名畫記》所云曹植之言，題目為後人所加；

就主題內容與文意銜接觀之，筆者認為兩篇可能實為同一文的不同段落。 

38 劉宋‧范曄：〈宋弘傳〉，《後漢書》，卷 26，頁 904。 

39 魏‧何晏：〈景福殿賦〉，收入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卷 11，

頁 172-180。另參陳長虹：《漢魏六朝列女圖像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40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卷 13，頁 1534。 

41 西晉‧左芬：〈離思賦〉，收入唐‧房玄齡：〈后妃傳上‧左貴嬪〉，《晉書》，卷 31，頁 957。 

42 西晉‧左芬：〈元皇后誄〉，收入唐‧房玄齡：〈后妃傳上‧左貴嬪〉，《晉書》，頁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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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畫贊傳統、訴諸宮廷女性受眾而寫作的宮教文本，將「列女」歷史教育，結合

宮廷空間的圖畫展示，作為具體教材。贊文「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

的四言韻文形式43，與圖畫搭配，正類似綱要、口訣，便於記憶，在教學上可發揮實

際作用：教育者口頭講授故事，再以韻文提示綱要，令受眾記誦。後宮女性教育程

度不一，宮教未必都是透過文字閱讀，圖畫、口傳、講唱……，亦為可能的傳播途

徑，而影響作者的文類選擇與表現形式。 

筆者曾指出，儘管淵源於劉向列女頌，但左芬之贊不同於劉頌聚焦其夫、其子

成就，而更多稱頌女性傳主之語，強調其美德垂範後世，流露強烈情感認同，以及

左芬身為女性，對於自身如何實現人生價值，甚至名留青史的思考。44就作為宮教話

語來說，列女贊也是將此出於性別觀點的認同與思考，訴諸宮廷女性受眾。左思〈悼

離贈妹二首〉：「翼翼群媛，是瞻是慕。」「匪惟見慕，善誘善導。斟酌諸姬，言成典

語。匪唯辭章，多才多巧。」45即使略為溢美，左芬教育、影響其他宮廷女性，受其

仰慕，仍可見一斑。女性作者之〈列女贊〉，傳遞給女性受眾的話語，與其說是服膺、

複製男性規訓，或許更近於女性對道德典範的自覺追求與相互惕勵，因而與劉向列

女頌有不同的稱頌重點和話語意圖。 

（三）宮教內涵的歷時演變 

從班昭、左芬之作，可見漢晉時代宮廷中，儒家經典呈示的道德典範是宮教核

心，且透過不同傳播途徑教育女性受眾。班、左重視道德教育，亦未貶抑女性之才，

《女誡》不禁外事，班昭亦以其才學輔佐鄧太后，在符合儒家道德的前提下，「才」

亦可為「德」的表現。左思〈悼離贈妹〉：「才麗漢班，明朗楚樊」，以班婕妤、楚莊

樊姬比美左芬，兩人均為后妃及「列女」，前者稱其才，後者稱其德，切合左芬嬪妃

身份，讚美其才德兼備。班、左由熟習儒家經典與《列女傳》，進而轉化、寫作自己

                                                 
43 梁‧劉勰：〈頌讚〉，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卷 2，頁 159。 

44 參沈凡玉：〈漢魏六朝才媛的文學作品與創作活動─以「群」為中心〉，頁 67-68。 

45 西晉‧左思：〈悼離贈妹二首〉，收入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北京：中華書局，

1983），卷 7，頁 731-732。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六 十 六 期 

 

56 

的宮廷女教文本，才、德相輔相成，可謂漢晉宮教所形塑的理想宮廷女性形象。 

不過，班、左相較，仍可見宮廷女性之「才」的內涵已有歷時性差異。班昭之

才多展現於具體事務上，無論是國家政事或家庭關係，均依據經典提出合宜作法，

具有強烈的通經致用色彩；將經世之用落實於女性所身處的家庭之內，轉化為女教

話語，亦與漢代重視經學教育，及鄧太后宮廷的學術風氣相關。班昭言教、身教所

示的理想宮廷女性形象，可謂充滿識見的輔佐者，與男性「臣道」相通。左芬之才

則多展現於文學領域，與晉武帝「談論文義」、寫作應用文章等。左思〈悼離贈妹〉

中「斟酌」、「言成典語」、「匪唯辭章」等語，顯示左芬對於其他宮廷女性的教育，

應包括語言、辭章方面，亦即文學之「才」與「巧」；也說明晉武帝宮廷女性之間或

有文學互動，甚至群體化的可能，左芬「飛翰雲浮，擒藻星布」而享譽宮廷，或與

此女性文學群體之傳播有關。這不僅是班、左個人才性、際遇的差異，也反映宮廷

文化、女教內涵的歷時演變。漢代重視經術，以博古通今為高；而太康重視文學，

以鋪采摛文為美，形成不同的宮廷文化與理想女性。宮廷女性作者自非獨立於當代

潮流之外，然由於性別差異，她們切合婦女生活情境、標舉女性道德自覺、訴諸宮

廷女性受眾的教育內容與方式，仍有別於男性文人施加於女性的「女教」。 

下至南朝，雖仍有女教文書著述，〈后妃傳〉亦可見受過良好教育的宮廷女性，

但相較於北朝「宮學」記述，史書甚少記載南朝宮教，尤其是「列女」之教。南朝

史書皆無〈列女傳〉，而是將孝女（媳）、節婦置於「孝義傳」，不以性別區分；以才

學見長的女性，則散見〈后妃傳〉或附載其父兄、丈夫傳中。漢晉時期盛行的教化類

繪畫，也較少再被南朝史傳提及，人物畫主題逐漸由功臣、列女轉為仙人、隱士。46

固然這未必證明南朝宮廷不施行女教，但南朝文人普遍重視個人情性，齊梁文學更

常見作者標舉私情的價值勝於道德。南朝宮廷不特別標舉女教，亦非絕不可能。47 

宋齊宮廷才媛韓蘭英，「（宋）明帝世，用為宮中職僚。世祖以為博士，教六宮書

                                                 
46 參劉繼才：《中國題畫詩發展史》，頁 36。 

47 據曾美雲「漢魏六朝女教文書著述概況」表，女教文書多集中於漢晉時代，南朝以後數量較少，亦

與此相應。《六朝女教問題研究─以才性、南北、妒教為中心》，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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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48雖未留下宮教著作，然教學範疇為藝術領域之書法，或亦間接反映宮教內涵的

歷時性轉變。《後漢書‧列女傳序》：「餘但摉次才行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49

說明所錄女性除了有德操者，亦包括有才者；《晉書‧列女傳序》明言繼承劉向《列

女傳》，但載錄標準於「一操可稱」之外，尚有「一藝可紀」，亦可見女性才藝更受

重視的轉變。50據〈隋志〉著錄，南朝有許多藝術著作，擅長書法的女性也不少，庾

肩吾〈書品論〉即論及衛夫人、李夫人、傅夫人等女性書法家51；著有〈筆陣圖〉的

衛夫人，曾為書向其師推薦弟子王羲之，女性亦可憑藉藝術成就知名當世，且師承、

教導男性文人。對於宮廷女性而言，「書學」教育固然具有實用性，可因應宮中社交

往還、文書工作乃至宗教活動（如抄寫經文）所需，但相較於經學教育在德行、智

識方面的理性涵養，書法更偏重藝術家個人情性、美感特質的直觀呈現，亦與當時

重視個人私情、才性的風氣相應。《玉臺新詠》選錄女性相關詩作，不僅極少突顯婦

德，甚至不大選錄託喻意味較濃之作，明顯集中於愛情、閨怨等「私」主題。此書

既以宮廷女性為預設受眾，選錄此類詩歌所傳達的「宮教」，應在於教導宮廷女性懂

得風情雅趣、以女性立場抒發私情；如同「書學」，亦是個人情性的風雅表現。 

鍾嶸《詩品》：「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52在文學成就外，復提及「善

談笑」的性格特質，或因其存有戲謔之作，或為在宮廷中以幽默聞名。與此相似，

陳叔寶自述與集團文人的日常活動：「頗用談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絕什，迭互鋒

起」；每當美景良辰，「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

目，並留情致。」53「談笑娛情」、「間以嘲謔」，亦顯示南朝後期宮廷文化注重風雅、

漸趨娛樂的轉變。隨著時代演變，宮教內涵及理想女性形象也有所轉變；教書學、

                                                 
48 梁‧蕭子顯：〈武穆裴皇后附韓藺英傳〉，《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20，頁 392。 

49 劉宋‧范曄：〈列女傳序〉，《後漢書》，頁 2781。 

50 唐‧房玄齡：〈列女傳序〉，《晉書》，卷 96，頁 2507。《晉書》雖成書於唐代，但多本於南朝諸家晉

書，重視女性才藝的觀點，亦應源自南朝史書。 

51 參曾美雲：《六朝女教問題研究─以才性、南北、妒教為中心》，頁 236；﹝日﹞興膳宏：《合璧詩

品書品》（東京：研文出版，2011），頁 342-348、366-374。 

52 梁‧鍾嶸：〈齊鮑令暉、齊韓蘭英〉，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2004），卷下，頁 384。 

53 隋‧姚察：〈陸瑜傳〉，《陳書》，卷 34，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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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談笑的韓蘭英，正呈現出有別於漢晉時代的新宮廷女性形象。 

三、女性「文學侍從」及其受眾 

漢魏六朝宮廷女性作品中，應用文比例頗高，《後漢書》著錄班昭之作，即多屬

應用文類。54應用文類各有特定功能與受話對象，反映作者與某些場合、對象的關連；

由此觀之，女性作者在宮廷中的文學活動，亦有近於男性文學侍從之處，如受詔作

賦頌、應用文、遊宴賦詩等。但女性之作預設受眾常與男性文人不同，可能產生具

有性別特色的話語，由於性別差異，時亦流露女性特質與觀點。宮廷場域對於女性

作者傳播作品、建立才名的重要性，亦遠過於男性文人。以下分為「詠物賦頌的話

語受眾」、「應用文章的女性觀點」與「才名傳播與即席指向」三方面論述。 

（一）詠物賦頌的話語受眾 

先秦以來，「文學侍從」以書寫提供君王見聞娛樂55，西漢大賦鋪藻摛文，潤色

鴻業，東漢以降，宮廷文人多以詠物賦頌歌功頌德，至齊梁更與詩合流，形成詠物

詩。宮廷詠物多為受詔應命之作，在此公開文學場域，宮廷成員往往是預設受眾，

「詠物」帶有指向他們的歌頌話語，形成一種文學傳統。56班昭、左芬存有不少詠物

賦頌，她們未必參與文學集會，但受詔寫作，亦近於男性文學侍從。東漢和帝「每

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57，如〈大雀賦〉：「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

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四方諸國畢獻方物，本具歸於王化意義，故班昭讚頌大

                                                 
54 「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劉宋‧范曄：〈列女傳‧

曹世叔妻〉，《後漢書》，頁 2792。 

55 參王夢鷗：〈貴遊文學與六朝文體的演變〉，《古典文學論探索》（臺北：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

頁 130-139。 

56 參沈凡玉：《六朝同題詩歌研究》，頁 474-528。 

57 劉宋‧范曄：〈列女傳‧曹世叔妻〉，《後漢書》，頁 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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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懷有德而歸義」而來到「帝庭」，復用〈大雅‧文王有聲〉典58，點出大雀象徵

四方臣服，暗喻今上之德比於周文王。此賦藉詠物為和帝宮廷潤色鴻業，無異文學

傳統。 

左芬亦常受詔作賦頌：「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

賜焉。」59相較於〈大雀賦〉以帝王為受話對象、近似男性文學侍從的傳統歌頌話語，

左芬〈鬱金頌〉值得注意： 

伊此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域，厥珍來尋。芬香酷烈，悅目欣心。明德惟

馨，淑人是欽。窈窕妃媛，服之褵衿。永垂名實，曠世弗沈。60 

香草鬱金來自遠國殊域，珍奇芳香，令人「悅目欣心」。但左芬的寫作策略不僅是以

其「越自殊域」彰顯王化遠被，更擴及《楚辭》「香草」象徵美德的意涵，並用《周

書》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61美德之馨更勝香草，淑人所欽者，非僅草之香

氣，實為其象徵之德。後文更點出「淑人」所指，亦即此頌的預設受眾為「窈窕妃

媛」；或因宮廷獲得遠國進獻鬱金草，分發後宮嬪妃，故詔左芬寫作頌辭。妃媛佩戴

香草之處為「褵衿」；「施衿結褵」見於《詩經‧豳風‧東山》、《儀禮‧士昏禮》，「女

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62，為即將適人的女兒繫上佩巾，象徵父母教誨。「褵

衿」可謂女教象徵，隱喻美德的鬱金草佩戴於此，實為提示妃媛勿忘父母之教，惕

勵己德；有德方能與后妃名位及鬱金馨香之名相符，永垂後世。此頌以宮廷女性為

受眾，藉著頌讚鬱金，傳達女教話語、標舉后妃之德，有別於男性文人歌頌獻物、

讚美王化的傳統，具有顯著的性別特色。結合香草意涵與詠物傳統的象喻式話語，

亦與前述列女贊的歷史教育話語有所不同。 

                                                 
58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第 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 16，頁 584-1-2。 

59 唐‧房玄齡：〈后妃傳上‧左貴嬪〉，《晉書》，頁 962。 

60 西晉‧左芬：〈鬱金頌〉，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 13，頁 1534。 

61 西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疏：《尚書‧周書‧君陳》，《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

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1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 18，頁 274-1。此語亦見《周易》、

《左傳》。 

62 東漢‧班固：〈外戚傳‧孝成班婕妤〉，《漢書》，卷 97，頁 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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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詔作賦頌之外，東晉以降，亦有世族女性獻賦宮廷的記載：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

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63 

陳𤨵以「椒花」為題，與元日飲椒酒的節俗有關：「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

柏酒。」64西晉成公綏亦作有〈椒花銘〉，言椒酒芳香，可延年益壽、蠲除百疾，且

象徵多子：「嘉哉芳椒，載繁其實。」65陳氏應節獻頌，亦當藉椒的延壽、多子意涵，

致上祝賀，甚或與「爰採爰獻」之椒花一同進獻，以添風雅之趣。雖與成公綏之作

相似，但考慮陳氏可能進見的對象，以及「椒房」本為皇后所居66，此頌的受話對象、

與椒花相映的「聖容」，或為皇后；進獻「載繁其實」之椒祝願其多子，可謂相當貼

切，且具有女性特色。 

陳氏〈進見儀〉今僅存「正月七日，上人勝於人」兩句67，為初七「人日」戴「人

勝」習俗。陳氏以命婦身份「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應非國家禮制中官員進見的

朝儀，而是命婦入宮進見的禮儀；正旦獻頌，亦當為宮廷進見場合所獻。從冬至、

元旦到人日的歲末新年期間，東晉宮廷很可能舉行一系列節慶活動，命婦可以或必

須參加，或以皇后為中心的後宮作為場域，進行朝賀甚至文學活動，故陳氏撰寫〈進

見儀〉，說明合宜的宮廷禮儀與節俗妝扮，以供婦女參考。 

與此相應的是，東晉以降，吟詠節日逐漸盛行，許多詩題標明節日遊宴、應詔

                                                 
63 唐‧房玄齡：〈列女傳‧劉臻妻陳氏〉，《晉書》，卷 96，頁 2517。 

64 梁‧宗懍著，王毓榮注：《荊楚歲時記校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頁 31。 

65 西晉‧成公綏：〈椒花銘〉，收入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木部下‧椒》（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2），卷 89，頁 1535-1536。 

66 東漢‧班固：〈車千秋傳〉，顏師古注：「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

《漢書》，卷 66，頁 2885。「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東漢‧

應劭著，清‧孫星衍校集：《漢官儀》，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87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卷下，頁 37。 

67 東晉‧陳𤨵：〈進見儀〉，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 144，頁

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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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可見此題材與宮廷節慶活動有關。68女性作者亦有吟詠節日之作，如辛蕭〈元

正〉、劉和妻王氏〈正朝〉、陳新塗妻李氏〈冬至〉等。69辛蕭「小大同悅熙」句，用

〈魯頌‧泮水〉典：「無小無大，從公于邁」70，顯示此詩公讌性質，故有「咸奏萬

年觴」之群起祝賀。李氏亦書及公開宴集場景：「式宴集中堂，賓客盈朝館」。這些

詩作與〈椒花頌〉相參，應亦為冬至、元旦入宮進見時所獻，或受命而作，說明世

族女性可能參與宮廷節慶活動，且如男性文人一般獻賦作詩。如此則可理解辛蕭〈菊

花頌〉後半何以由頌菊轉為祝願話語： 

爰採爰拾，投之醇酒。御於王公，以介眉壽。服之延年，佩之黃考。文園賓

客，乃用不朽。71 

辛蕭借用〈豳風‧七月〉：「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改為「御於王公」，或即因作頌

場合為「王公」與「文園賓客」在場的公讌。東晉以來，九日應詔詩作漸多，重陽

已成為宮廷遊宴賦詩之重要節日，此頌應為九日進獻或受詔之作，藉著歌頌菊花及

應節的菊花酒，即席祝頌王公貴族、文學侍從延年益壽。 

又如王劭之〈春花賦〉，賦寫春天百卉盛開，芬芳燦爛，似為體物寫物之詠物賦，

然篇末結語為「詩人詠以託諷，良喻美而光德。准工女於妙規，飾王后之首則。」72

如同左芬〈鬱金頌〉，春花之美亦為德的象徵；「工女」以春花為準則作出首飾，飾

於「王后」之首，亦如佩戴香草之修德意涵。從賦詠春花突然轉向讚美王后，這種

詠物之作中經常出現的斷裂，往往即為作者跳出文本，向受眾發言的聲音73；〈春花

賦〉當為進獻王后或應后命而作。 

劉宋時代，韓蘭英獻〈中興賦〉，受到孝武帝賞識，成為後宮司儀，可見世族女

                                                 
68 參沈凡玉：〈從感時興懷到吟詠四季─魏晉至齊梁詩歌中「季節」書寫的嬗變〉，《中正大學中文學

術年刊》8（2006.12），頁 1-30。 

69 三作皆收入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 15，頁 954-955。 

70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2 冊，卷 22 之

1，頁 767-1。 

71 東晉‧辛蕭：〈菊花頌〉，收入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藥香草部上‧菊》，卷 81，頁 1392。 

72 東晉‧王劭之：〈春花賦〉，收入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木部上‧木》，卷 88，頁 1509。 

73 參沈凡玉：《六朝同題詩歌研究》，頁 404-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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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主動獻賦，甚至以此進入宮廷的管道。如《世說新語》所示，漢晉世族女性由

於門第支持，擁有較多展現才性、見知於世的可能。74由上述諸作可知，參與宮廷節

慶活動、受詔寫作或主動獻作，正是她們建立才名的重要場域。藉詠物歌功頌德或

遊宴賦詩，看似與男性文學侍從相似，然若考慮話語受眾，有些女性之作的預設受

眾實為宮廷女性，所頌之德因而指向婦德，不同於為國家、皇權潤色鴻業的政治話

語，而是帶有女性作者、受眾共知的道德關懷。宮廷女性與世族才媛之間存在著文

學互動，而作為後宮之主的皇后，或為這些女性作者的中心─文學提倡者、命作

者與主要受話對象，平行於外廷以皇帝、王公貴族為中心的男性文學集團。 

（二）應用文章的女性觀點 

因應各種場合，受詔寫作應用文章，亦為文學侍從常見的創作活動。遵循文類

體式規範，向預設受眾發言的應用文，常被視為應酬文章，然其中未必沒有作者個

人聲音，身為女性「文學侍從」，是否因其性別差異，而在應用文章中流露其女性觀

點？左芬之作正是合適的考察對象。〈后妃傳〉多載皇帝嫡妻、生母，左芬以才學名

列其中，相當特殊，反映她在當時宮廷應有不容忽視的文學地位。〈隋志〉著錄「左

貴嬪集九卷」，傳世之作甚多，甚至可謂漢魏六朝最重要的女性作者。左芬以應用文

享譽當世，鍾嶸《詩品》未品錄其詩作，或正因其作品與才名在南朝的接受面向，

是以「筆」類成就為主。除了前述詠物賦頌，又以為宮廷女性而作的頌、誄見稱史

傳：「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咸寧二年，納悼后，芬于座受詔作頌」、「及帝女萬

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為誄，其文甚麗」。75本傳載錄〈元皇后誄〉與〈武帝

納楊后頌〉。漢魏六朝史傳有不少臣下應詔為后妃寫作頌讚或哀策的記載，亦有全文

載錄者；相較於此，左芬之作雖有遵循文體規範的格式化面向，卻也有流露女性觀

點、以女性之「我」發聲的面向。楊皇后去世後，晉武帝「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

                                                 
74 參梅家玲：〈依違於婦德與才性之間：《世說新語》〈賢媛篇〉的女性風貌〉，《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

（臺北：里仁書局，1994），頁 251-286。 

75 唐‧房玄齡：〈后妃上‧左貴嬪傳〉，《晉書》，頁 958-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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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左芬〈元皇后誄〉則為楊后去世將屆周年時，主動寫作進獻。76兩相對照，正可突

顯左芬的女性觀點與抒情聲音。 

在稱頌婦德方面，史臣將楊后比擬姜嫄、二妃，但敘述較為籠統，僅言其繼承

晉朝先妣之德，並未列舉實踐婦德的作為。77左芬則是詳列史上賢德后妃，將楊后置

於其中，以「列女」傳統給予楊后歷史定位，使其「比蹤往古」，進入女性歷史人物

的封聖行列。後文更鋪寫其婦德表現，包括承奉宗廟、孝敬祖先、侍奉皇姑、和睦

帝妹、主持中饋、統率六宮、躬治蠶桑、製作祭服等；所評項目、所書事蹟與《列

女傳》、《女誡》遙相呼應，如同前述列女贊，在在顯示左芬對女教文本的熟習與認

同。楊后之婦德表現，亦為「仰觀列圖，俯覽篇籍」的宮廷女教成果。左芬以女教

標準詳細檢視，證明楊后與列女「異世同矩」，非如史臣泛泛稱頌其德，而流露其源

於女教背景的性別觀點。 

在表述哀傷方面，史臣整體敘述全國臣民「追懷永悼，率土催傷」；左芬雖亦有

類似敘述，但更分段詳述宮廷成員的震驚哀痛，包括六宮嬪妃、楊后之子、晉武帝、

諸姑姊妹、娣姒媵御，以及自己。此誄實非代表國家立場，而是以「我」身處宮廷

的角度，觀察、敘寫宮廷成員之悲，甚至「代言」武帝之傷悼，表示同感：「臣妾哀

號，同此斷絕。」相較於全國臣民，左芬所書為楊后親近之人，更突顯私誼面向，

記敘見聞感受，亦更具寫實性質，流露自我抒情的聲音。左芬以同為女性、訴諸私

誼的觀點作誄，也在政治、禮制上的名位職分之外，賦予「皇后」更個人化、私情

化的形象。 

此外，左芬〈離思賦〉亦以女性身處宮廷的經驗感受，回應「文學侍從」職責。

《晉書》本傳云：「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78晉武

帝以「愁思之文」命題，顯示即使是抒情賦作，也有可能是宮廷場域的命題作文，

將「情」當作鋪寫題材。值得注意的是，左芬取材之「愁思」內容，不同於當時男

                                                 
76 西晉‧左芬：〈元皇后誄〉：「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恤，倏忽一周。」

可推知寫作時間。見唐‧房玄齡：〈后妃上‧左貴嬪傳〉，《晉書》，頁 958-961。 

77 史臣所作哀策，見唐‧房玄齡：〈后妃上‧武元楊皇后傳〉，《晉書》，卷 31，頁 954。 

78 唐‧房玄齡：〈后妃上‧左貴嬪傳〉，《晉書》，頁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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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人經常書寫的感時嘆逝，而是抒發自己出身寒門，進入宮廷後的憂懼感，及思

念親人的悲傷： 

生蓬戶之側隔兮，不閒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

愚陋而寡識兮，謬忝藕廁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恆怵惕以憂懼。……昔

伯瑜之婉孌兮，每彩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為參辰。豈相去之

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睹而莫因。……況骨肉之相

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79 

如同左思〈詠史〉：「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左芬亦以「草苗」自喻，進入「非

草苗之所處」的宮廷，「恆怵惕以憂懼」。儘管愚陋寡識或為謙詞，但意識到出身不

如他人，產生類似左思「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的壓力，懷抱憂懼之感，亦非

不可理解。左芬〈啄木〉：「無干於人，唯志所欲」、「性清者榮，性濁者辱」80，託物

言志，思考避免恥辱之道─保持無求於人、唯從己志之性，亦呼應此憂懼感，道

出如何自處、自保於宮廷中的想法。 

此賦後半書寫女子適人後，「骨肉至親，化為他人」之悲，更明顯流露女性觀點，

不僅異於當時以嘆逝為主的愁思，也和建安以降，男性文人擬代的「思婦文本」不

同。81男性擬代往往著重后妃見棄之悲、怨望之情，忽略其他處境、感受。宮廷空間

的封閉性，是對於宮廷女性特有的限制，左芬書寫宮禁造成親人咫尺天涯之痛，男

性之作即多未觸及。男性文人筆下，「君」是宮廷女性的世界中心；但從左芬之作可

見，即使無關君王，女性仍有如何自處於宮廷的理性思考，也有君王寵辱以外的其

他哀愁。82即以作為文學侍從的話語而言，左芬亦巧妙結合公開發言語境與宮廷女性

處境，將「愁思」導向武帝所提倡的孝道，甚或帶有盼望見到家人的陳情意圖。 

                                                 
79 西晉‧左芬：〈離思賦〉，收入唐‧房玄齡：〈后妃上‧左貴嬪傳〉，《晉書》，頁 957-958。 

80 西晉‧左芬：〈啄木〉，收入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 7，頁 730。 

81 參梅家玲：〈漢晉詩歌中「思婦文本」的形成及其相關問題〉，《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

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頁 93-150。 

82 錢鍾書亦指出〈離思賦〉和一般宮怨之作不同：「按宮怨詩賦，多寫待臨望幸之懷，如司馬相如〈長

門賦〉、唐玄宗江妃〈樓東賦〉等，其尤著者。左芬不以侍至尊為榮，而以隔至親為恨，可謂有志。」

《管錐編》第 3 冊（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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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芬活躍於宮廷場域，近似文學侍從，且多以應用文章、應詔之作傳世；但相

較於男性文人同類作品，仍可見女性特有的關懷與經驗，在應用文章中流露抒情聲

音，而不僅是遵循格套之作。前述女性作者進獻宮廷之作，亦有針對女性受眾、帶

有性別特色的話語，筆者認為左芬之作並非特例，而是漢魏六朝女性之作大量亡佚

下，珍貴的傳世範例。 

（三）才名傳播與即席指向 

相較於男性文人擁有在公領域成就聲名的機會，女性無法出仕，才名建立更需要

傳播管道。漢魏六朝才媛享譽當世、名留青史，多與宮廷場域有關。史傳記載女性才

學、收錄其作，常因其活躍於宮廷，參與文學活動，公開展現文才而獲得聲名。以宮

廷為傳播場域，男性親人延譽亦發揮作用，如：「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83；

由親人推崇、宣傳形成輿論。后妃或入宮前已有令譽，或如左芬，令譽促使其獲選

入宮：「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于思，武帝聞而納之。」84《玉臺新詠》選錄時人

沈滿願、劉令嫻姊妹詩作；滿願祖父沈約、劉氏長兄孝綽、令嫻之夫徐悱，皆名重

於世85，且出入宮廷、與皇室成員關係親近，亦可能促使她們見知於宮廷，以致作品

被《玉臺新詠》選錄，享譽當世、流傳至今。 

南朝宮廷對於女性作者尤為開放。《詩品》：「蘭英綺密，甚有名篇」，除了任職

宮廷、「教六宮書學」之外，韓蘭英亦以詩人身份活躍於宮廷，且詩作流傳甚廣，至

《詩品》成書時方能已有公認名篇。今雖僅存詩一首，但連同本事載於《金樓子》，

仍可略窺當時女性文學侍從的活動情形： 

齊鬱林王時，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入宮為列職。帝以春夜命後宮

司儀韓蘭英為顏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

薄軀。」帝乃還之。86 

                                                 
83 劉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卷 19，頁 699。 

84 唐‧房玄齡：〈后妃上‧左貴嬪傳〉，《晉書》，頁 957。 

85 隋‧姚察：《梁書》，卷 33，〈劉孝綽傳〉，頁 484；卷 25，〈徐悱傳〉，頁 388。 

86 梁‧蕭繹：〈箴戒〉，《金樓子》，收入鄭堯臣輯：《龍溪精舍叢書》（北京：中國書店，1991），卷 2，

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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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詩場合為宴會即席命作，命題為代言之作，均為建安以來常見的文學集團活動形

式，可見韓蘭英近似男性文學侍從之處。然男性文人代言對象多為典籍中的女性，

蘭英代言的顏氏卻為在座之人─「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且應為相識的

同儕女官。鬱林王或即因見顏氏「獨向隅」而命作，藉此詢問哀愁之因；而蘭英代

為道出入宮等同見棄於夫的心聲。此詩具有即席指向性，將在座的鬱林王、顏氏及

其他宮廷受眾都納入語境中，說明顏氏意願，而詩中「話語」亦確實被接收，故「帝

乃還之」。 

此事反映宮廷女性參與遊宴場合，作為作者、受眾，甚至是「題材」。然而她們

不僅是被賦寫、代言的對象，在此封閉、小眾的文學場域中，話語也可能指向她們，

並實際產生影響。與此相似，蕭綱及其東宮文人賦寫宮廷女性形貌、情態的宮體詩，

有些題目標明「贈麗人」、「贈美人」，亦為指向宮廷女性的話語；描寫其美麗、多情，

實非「寫物」，而是預設「她」為受眾的讚美或戲謔。若受贈女性沒有閱讀與答詩的

能力，贈詩亦無意義，她們理當會答詩或當面回應；陳叔寶嬪妃與文學侍從「共賦

新詩，互相贈答」，可見一斑。儘管宮體在後世受到道德批評，但宮廷女性的文學活

動並非始於梁陳，遠自漢晉時代，后妃、世族女性已在宮廷場域公開創作，才名與

作品因此傳播，早已成為漢魏六朝宮廷文化的一部分。後人對梁陳宮體的批評87，也

反過來說明當時宮廷更為開放，女性作者更常公開參與文學活動，而有更多表現文

才、建立才名的機會。 

宮廷場域加速女性之作傳播，亦增加其為讀者接受的可得性。在全面回顧、建

構文學史的齊梁時代，時人已有「女流文學史」意識，且與宮廷場域的傳播有關。

《詩品》並論鮑令暉與韓蘭英： 

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

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

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88 

                                                 
87 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5），頁 270-274；關於「宮體」受到的批

評，參沈凡玉：《蕭綱詩歌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頁 246-258。 

88 梁‧鍾嶸：〈齊鮑令暉、齊韓蘭英〉，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卷下，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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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鮑、韓詩風既不相似，鍾嶸卻加以並論，顯因兩人均為女性，且此前齊武帝

已並論「二媛」之故，流露女性詩人有別於男性的意識。其次，鮑照答宋孝武帝之

問，說明令暉已見知宮廷，方有此問；齊武帝當面讚譽蘭英不遜班姬，亦可見其詩

賦享譽宮廷。皇帝的垂問與讚譽，很可能成為定論，加速其人其作傳播，甚或影響

鍾嶸品錄二人。再者，齊武帝讚譽二媛的方式，是較之於班婕妤，指出鮑、韓雖未

減於班，但因時代先後而有源流之別，她們居於源流之末，故無法與班並論；實與

鍾嶸重視源流，後代品第不超過前代的立場一致。然鮑、韓之「源」是同為女性的

班婕妤，如同鮑照答問時，令暉的比較對象是左芬，而非其他詩風相近的男性詩人，

亦可謂「女流」文學史建構─女性作者自成一類、自有源流。現今漢魏六朝女性

之作大量亡佚，我們所認識的「婦女文學史」，在很大程度上，實由當時宮廷場域傳

播、皇室成員評論所建構。 

四、結論 

綜上所述，宮廷是漢魏六朝女性作者建立才名、傳播作品的重要文學場域，現

存作品反映其作為宮廷教育者與文學侍從的角色。宮廷場域注重社交禮儀、話語指

向受眾的特性，固然影響兩性作者，但女性作者指向女性受眾的話語、帶有性別特

色的經驗與觀點，仍與男性之作有所不同。 

就「宮廷教育者」而言，漢魏六朝宮廷中有些知識女性，對於後宮女性實施教

育，成為某些作品的潛在語境。班昭、左芬之作，即有不少帶有教育目的，指向宮

廷女性受眾，訓勉其體現婦德。班、左將儒家經典中的道德教育，轉化、應用於女

教範疇；班昭《女誡》可能因其身份而流行宮廷，漢晉列女圖多繪製於宮廷空間，

左芬列女贊亦可能搭配圖畫，成為宮教文本。班、左女教／宮教之作，淵源於劉向

《列女傳》，此書並未禁止女性在公領域展現才智，與強調男女內外之別的先秦女教

有所不同。班昭、左芬亦不貶抑宮廷女性之識見、才能，反映漢晉宮廷中理想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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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女性」，既熟習女教、長於婦職，又能融通婦德所根源的儒家經典，亦為廣義的「文

化人」。相較於一般婦女，宮廷女性的身份地位，難以全然禁絕於公領域之外，故融

通經典以應用於政事，提供其作為輔佐者，乃至決策者的道德判準，亦為因應宮廷

場域性質而產生的特殊女教。 

雖淵源於儒家經典與歷史教育，但班、左宮教之作仍具性別特色。班昭《女誡》

將經史中的「臣道」轉換為「妻道」，詳論儒家對於倫理卑位的道德規範，如何落實

為女性家庭生活、人際關係的具體細則，及其為女性個人帶來的助益。左芬列女贊

較劉向之頌更強調女性自身的道德成就，而非輔佐男性之功；〈元皇后誄〉鋪敘楊后

婦德實踐的項目，作為晉身「列女」歷史群體的依據，均流露作者對於身為女性，

應如何體現道德價值、獲得歷史地位的思考與關懷。班、左的道德自覺與書寫策略，

是由女性自身經驗出發，且施用於宮廷場域，成為訴諸女性受眾的宮教話語，和《列

女傳》「以男女喻君臣」的自我託喻、訴諸成帝的勸諫話語有所不同。 

漢魏六朝歷時數百年，宮教內涵也與時俱變。宋齊才媛韓蘭英教育六宮的項目

為「書學」，而不再是女教，南朝史傳亦未見宮廷實施儒家婦德教育的記載。〈玉臺

新詠序〉以宮廷女性為預設受眾，而多選錄愛情詩，宮教目標應在於風情雅趣。南

朝宮廷文化中，鮮少標舉宮廷女性遵守性別規範的道德形象，反而教育她們以文學、

藝術表現個人情性，包括私領域之愛情。佛、道思想盛行日久，下至南朝，儒家經

典已不再居於獨尊地位，個人才性、情感亦受到更多尊重，實踐倫理道德已未必是

最崇高的價值。儒家女教雖非消失，但南朝宮教內涵的轉變，仍反映理想的文化女

性形象已有所轉變。 

再就文學侍從來說，有些女性作者頻繁參與宮廷文學活動，如受詔作文、即席

賦詩、進獻賦頌等，近似男性文學侍從。漢魏以來，藉著詠物歌功頌德，逐漸形成

一種符合宮廷場域特性的話語模式，女性作者時亦受詔或主動寫作詠物賦頌。然男

性文人詠物之作的歌頌話語，預設受眾多為男性皇室成員，內容則偏向讚頌皇權、

德化；而如左芬、陳𤨵、王劭之等女性所作詠物賦頌，預設受眾多為其他宮廷女性

（或即為皇后），以女性共知的婦德話語為歌頌內容，具有性別特色。世族婦女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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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節慶活動，即席賦詠或進獻其作，亦可見漢魏六朝宮廷文學場域，範圍不僅是

男性皇室成員、文學侍從所構成的外廷，還包括女性作者、受眾所在的後宮。 

然即使是受詔而作的應用文章，仍可能因作者性別，流露女性身處宮廷的經驗

和觀點。左芬〈元皇后誄〉以女性觀點，列舉同樣身為女性的楊后媲美「列女」的

各項婦德成就，且從私誼角度書寫宮廷成員及自己的哀悼，異於男性史臣以國家體

制中的后妃名位，評價「皇后」角色的書寫方式。〈離思賦〉亦從女性經驗出發，以

宮廷女性與親人永隔之悲，定調「離思」內涵，具有寫實性質，和同時代男性文人

之愁思多為感時嘆逝，代言女性則多以君王寵辱為主軸的宮怨不同。就性別書寫而

言，左芬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應獲得更高評價。 

對於無法出仕的女性作者，身處宮廷場域，或經親人延譽而見知宮廷，成為建

立才名與傳播作品的重要途徑。宮廷文學活動常為即席創作，且帶有話語指向性，

在封閉、小眾的場域中，往往立即為受眾所接收，作出反應與評價，實為不少女性

作者受到注目、作品被抄錄，得以流傳至今的關鍵因素。鬱林王命韓蘭英為顏氏賦

詩之文學活動，使蕭繹載錄此詩，即為蘭英今存的唯一詩作。宮體盛行的梁陳時代，

更發展成宮廷中兩性作者共同創作、互為受眾的模式，宮廷文化更為開放，女性作

者展現文才的場域也更寬廣。「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89，才貌兼具，與男

性文人並坐飲宴、賦詩贈答，亦展現不同於漢晉時代的宮廷女性形象。 

漢魏六朝宮廷文學場域，不僅多所影響男性作者、受眾，也影響同時存在的女

性作者、受眾。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作者，在宮廷場域中以作品公開發聲、與受眾

對話，而當時皇室成員的命作、賞賜、稱譽等，顯然並未忽略，甚至相當重視她們

的存在。漢魏六朝世族女性基於家族的政治、文化資本，較一般婦女擁有更多跨越

性別限制、表現才性的自由。女性進入宮廷，成為后妃、女官，可謂家族政治勢力

的延伸與文化教養的表徵，她們的品德、才能表現關乎門第榮辱，故宮廷女性的經

典教育與文學創作不被禁止，反而常受鼓勵。主掌文壇的宮廷成員，對於女性公開表

                                                 
89 梁‧徐陵：〈玉臺新詠序〉，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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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文學才能，態度也較為友善，甚至推波助瀾，令其「名馳時路」、「日新其譽」。90

當時宮廷場域接納、肯定女性作者，實影響其作品被傳抄、選錄，在以手抄本流傳

文集的時代，格外具有重要意義，漢魏六朝女性之作多已亡佚的情況下，甚至可謂

形塑今日中古「婦女文學史」樣貌的主要力量。 

固然，以宮廷場域潛在的文化、語境來說，女性作者亦未能因其性別，而擁有

異於男性文人的話語自由。宮廷文化重視禮儀的特性，及受眾身份、交誼關係，也

多決定其「第二種聲音」的內容與形式91，而有時看似與男性文人相類─作為宮廷

場域的文化人，優先於作為女性。然就本文所考察，女性作者特有的文化傳統、性

別經驗並非不存在，認同列女、重視女教、以女性為受眾、表現女性私誼、性別觀

點等方面，均可見一斑。作為「文化女性」，「文化」的理想內涵與時俱變，但「女

性」的自覺意識與經驗感受，並未被宮廷場域特性淹沒，相較於同樣置身宮廷的男

性文人，仍有許多不同之處。在我們所熟悉的，以皇室成員為中心、男性文人所構

成的漢魏六朝文學集團之外，實際上還有相似卻又不同的另一性別作者，同時活躍

於宮廷場域；女性作者的文學活動及其「女聲」，勾勒出「她們」存在於文學史上的

身影，也讓我們更加了解漢魏六朝宮廷文學的全貌。 

 

  

                                                 
90 西晉‧左思：〈悼離贈妹二首〉其一，頁 731。 

91 參﹝英﹞艾略特（T.S.Eliot）著，杜國清譯：〈詩的三種聲音〉，收入《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臺北：

田園出版社，1969），頁 11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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